
前几天，一同长大的邻居打电话说，家乡
的麦子就要开镰收割了，工作不忙时，回老家
再体验一下家乡的麦收。记忆中，家乡的麦收
是一年四季中最忙碌的，也是最快乐的。忙碌
和快乐是一体的，忙碌中收获快乐，快乐中甘
于忙碌。我在老家待过很多年，对家乡的一切
还是非常了解的。

六月的冀中平原，一望无垠的麦田泛着金
色，布谷鸟“咕咕、咕咕”飞过，告诉人们麦子该
收割了、该收割了。收麦是要赶时间的，要
与天气赛跑，宁可自己天天在太阳底下暴
晒，也不愿赶上下雨。麦没收完，赶上雨，
到手的收成就泡汤了，半年多的辛勤耕作
就白费了，正所谓“虎口夺食”。因此，遇到
好天，也就是太阳高悬的天气，即便再苦、
再累也要坚持着把麦子收好。

早上天气稍稍凉快些，正是割麦的
好时候。黎明时分，公鸡还没有打鸣，农
家开门声已是此起彼伏，起床、磨镰、套
车……下地的准备工作一气呵成。天刚
蒙蒙亮，麦田里已满是割麦的人，他们的
腰身统一弯成了地平线，一只手紧紧抓
着麦秆，一只手握着镰刀，伴随着嚓嚓嚓
的声音，一垄一垄的麦子被整齐地割下，然后
打成捆。麦收时的天气就是这样，时间不到
中午，高温和高湿接踵而来，汗水从脸上、背
上流过，人们全然不顾，最多用手背或随身携
带的毛巾简单地擦拭一下，顺便直直腰，看看
前边还有多少活，嘴里不时嘟囔几句，是对丰
收的自言自语。说实在的，割麦子这农活是
最遭罪的，没有点耐力的人是顶不住的，一两
亩地一天割下来，浑身像散了架一样，腰疼得
让人龇牙咧嘴。

临近中午，看看天，日头高照，人们不愿放
弃宝贵的收割时间，饭是不能回家现做现吃
了，一家一家人围拢坐在地头的树荫下面，拿
出早上从家里带来的馒头或玉米饼子，简单啃
上几口，就上一两根大葱，渴了喝几口井水，家

庭条件好一点的，有家人送来油条和面汤。总
之，就是想多争取时间、多干活，天气不等人，
麦子入库才能为安。

麦子收割下来，只是麦收的第一步。这时，
牛车、马车就派上用场了，那时的麦收完全是靠
人工，全村还没有一辆拖拉机。麦田里，打成捆
的麦子站立着，像极了一个个整装待发的士兵，
一辆辆牛车、马车穿梭不停，麦捆被装到车上，一
捆接一捆。眨眼间，小小的平板车码得像小山

一样，大人们坐在高高的麦垛车上，把鞭子甩得
那叫一个响亮。

麦子拉到打麦场上，便开始摊开让太阳暴
晒，光着膀子的男人，不时用麦杈翻腾麦穗，确
保所有麦子都经过充分日晒。午后的太阳最
毒、最刺眼，也是晒场的最好时机，男人们依然
是顾不上吃饭，不停地在麦场上穿行劳作，黢
黑发亮的脊背在阳光下投射出伛偻的影子，黢
黑、金黄成为那个六月的主色调。

麦子晒得差不多了，开始“打场”了，牛、马
又要上场了，一个个巨大的碌碡在牛和马的拉
动下，在麦场上一圈圈地转来转去，麦粒随着
从秸秆上滚落。男人们用木杈子挑开一层层
的秸秆，将金灿灿的麦粒铺满麦场。傍晚时
分，微风吹来，正是“扬场”的好时机，男人们用

木锨把成堆的麦粒抛向天空，划出一道道优雅的
金色弧线，麦芒、麦糠随风飘远，金黄金黄的麦粒
垂直落下，随之便堆成了小山。这时，人们总算可
以喘口气了，房前屋后，麦粒再日晒五六天，就可
以颗粒归仓了。此时，麦场上角色变换，剩下的麦
秆堆成垛，成为我们那一代孩子的蹦蹦床和捉迷
藏的好地方。

时代在发展，现在的农村发生了翻天覆地的
变化，麦收已不再是原始的人工割麦、打麦，而是

联合收割机开到地头，以往一家五六口人干
十多天的活，收割机两三个小时就轻松搞
定。走在麦田里，昔日猫着腰割麦的人们不
见了，平坦的打麦场不见了，拉着车的牛、马
不见了，那些司空见惯的农具也不见了，但麦
收依然是乡村六月最美的场景。

我的几个姐姐，现在依然在农村过着农
耕生活，夏收小麦，秋收玉米，自给自足。问
她们为什么不离开那片土地，她们有自己朴
素的道理，孩子们在城里上班，自己也帮不
上什么忙，种上几亩地，除去自己吃的，再卖
一点，为国家粮食供应作点贡献，也为孩子
们补贴一点。说是这样说，我知道她们是舍
不得离开故土，她们对这片土地有着深厚的

感情，就像我当年离开家乡去求学一样难以割
舍。这里有童年，这里有梦想，这里是祖祖辈辈
栖息的地方。

尽管我离开农村多年，但由于工作需要，我
对农村的情况依然熟悉。在农村辛勤耕种的人
们，真的有担当，有家国情怀，我老家的邻居种
了十亩小麦，按一亩地收一千斤小麦计算，每斤
小麦卖一元二角，总收入一万两千元，剔除种
子、化肥、收割机租金，以及浇地的水费和电费
等，剩下的不过两三千元，这还不算自己劳作的
工费。虽收益不多，但家乡人依然执着坚守，他
们是最值得尊重的人，他们是最可爱的人，他们
就像一株株饱满的麦穗一样，默默地挺起了共和
国粮食安全的脊梁，确保老百姓的饭碗牢牢端在
自己手上。

爸爸说狗不敢和人对眼睛，马天贺不信。他
跑出家门，唤住邻居家的小黄狗，弯下腰直勾勾
地盯着它。小黄狗本来优哉游哉，猛然看到马天
贺盯着它，不禁吓得一哆嗦，本能地跳到一边，抬
头又看了一眼，发现马天贺还是直勾勾地盯着
它，惊得一路汪汪地跑回家去。

看来爸爸说的是真的哦，狗的确不敢和人对
眼睛！

马天贺心中大乐，沿着村子一路扫荡过去，
果然是所向披靡，势不可挡。村子里的狗，只要
是喘气的，无论是大狗小狗、黑狗白狗，在马天贺
的瞪视下无不败下阵来。胆子大的还敢对着马
天贺狂吠几声，胆子小的只恨腿短跑得慢。

第二天上学，马天贺迫不及待地将他的辉煌
战果告诉了几个要好的同学，没想到却遭到了前
所未有的嘲笑。那几个同学异口同声说他在吹
牛，尤其是石敬轩笑得最厉害，因为马天贺正好
撞到了石敬轩的枪口上——石敬轩有证据证明
马天贺在吹牛。

石敬轩读书多，所以他的证据来自书本，而
且书就在他的书包里。那是杂志上的一篇文章，
那篇文章告诫孩子们千万不能和狗直视，否则会
激起狗的怒火，对人进行攻击。

马天贺真想和他们辩论：书上写的就是正确
的吗？但是他选择了沉默，因为他知道，自己的
口才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既然辩论不过，只能
用事实说话，马天贺暗暗下定了决心。熬到放
学，马天贺等在校门口，嘲笑他的人被他一个个
拦了下来。
“你们不信吗？我们找只狗来试一试。”马天

贺说。
石敬轩嘿嘿笑道：“你还不服气？”
“不服！”马天贺说，“我要用事实说话。”
“哈哈哈……事实说话！”几个同学同时大

笑，“你以为你是《焦点访谈》啊！”
马天贺梗着脖子说：“敢不敢吧？”
几个同学对视一眼，还是石敬轩说道：“有什

么不敢的，走！”
几个人呼啦啦地拥入一条偏僻的巷子。他

们经常溜到这里玩。这里人少，还有狗。但今天
比较奇怪，眼看走到了巷子口，连一条狗影子也
没见到。

石敬轩攀着马天贺的肩膀说：“是不是提前
跟这里的狗打过招呼，让它们藏起来了？”

在哄笑声中，马天贺甩掉石敬轩的手说：“它
们怕你咬才藏起来的。”

身旁又是一阵哄笑声。
石敬轩说：“今天非要找一只狗，让大家看看

你怎么和它对眼睛。”
正说着，一只小狗从一个垃圾桶后面转了出

来。几个同学指着小狗大叫：“狗、狗！”
马天贺一看，果然是只小狗，那只狗又瘦又

脏，说不出的丑陋。石敬轩后退一步，从背后一
推马天贺道：“狗来了，该你表演了。”

马天贺将书包向肩头一耸，向前走上两步蹲
下来，伸出右手冲着小丑狗道：“狗狗，过来！狗
狗，过来！”

那只丑狗看了一眼马天贺，竟然低头摆尾，
温顺乖巧地走到他的跟前。石敬轩他们大为吃
惊，就连马天贺也是颇为意外。马天贺可没工夫
探究这只小丑狗是否反常，对他来说找回清白、
恢复名誉才是头等大事。于是，他施展绝活，瞪
大了双眼，直勾勾地盯向小狗的眼睛。石敬轩几
个躲在后面张望，做好了随时撤离的准备。

小丑狗低着头，摆着尾，尽量向马天贺靠近，
好半天没抬起头来。马天贺眼都瞪酸了，他使劲
揉了一下，口中叫了声：“狗狗，看着我！”小丑狗
终于抬起头来，它的目光和马天贺的目光相遇，
马天贺满心期待，期待着熟悉的一幕出现。然
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却让他丢尽了脸面，这只
小丑狗不但没有惨叫一声落荒而逃，反而像老朋
友一样静静地注视着他。小丑狗的目光澄澈，神
态安详，看不出一点点忧虑和害怕。

马天贺蒙了，这只小丑狗怎么不怕对眼睛
呢？它……它怎么就不怕呢？马天贺使劲眨了

眨眼睛，努力瞪出最凶狠的目光，可是，小丑狗仍
像没有看见一样，依旧神态自若，甚至有那么一
刻，马天贺从它的眼神里看出了一丝不屑，仿佛
在嘲笑他别装了，再装也凶不到哪儿去。

马天贺这下真栽了。他从地上跳起来说：
“不算，不算，这只狗有问题。”

石敬轩的目光在马天贺和小丑狗身上睃来
睃去，故意做出严肃老成的样子：“狗没问题，我
看你有问题。不过，我真的觉得你们俩挺像的。”
其他几个同学早就笑翻了天。

马天贺无言以对，憋了好半天才说：“我们……
我们再找一只狗试试。”

石敬轩嘴一撇道：“你自己和你的狗老弟慢慢
对眼吧，我们可没工夫听你吹牛。哼，狗会怕对眼
睛？你怎么不说猪还会上树呢？哈哈哈……”

石敬轩带着几个同学散去，只把马天贺和小
丑狗留在原地。马天贺复又蹲下，看着小丑狗自
语道：“你怎么就不怕呢？你怎就不
怕呢？”小丑狗镇定自若，甩甩耳朵，
摇摇尾巴，静静地看着马天贺，仿佛
在回答他：对眼睛有什么好怕的，你
又不会咬我。

马天贺叹口气说：“我是完了，以
后再也没有机会证明我的清白了。你
说，我怎么就找到你了呢？算了，我该
回家了，再见吧。”

马天贺站起身，垂头丧气地向巷
子口走去，这会儿爸爸肯定都等急
了。出了巷子，爸爸果然等在校门
口。马天贺紧跑几步来到爸爸身后
说：“爸，我在这儿。”

爸爸回过头道：“又去哪儿玩了？
咦，这只狗是怎么回事？”

马天贺一回头，不由得吃了一
惊，原来那只小丑狗竟然不声不响地
跟在了他的身后。马天贺沮丧地说：“爸，我今
天栽了。”

爸爸问：“咋了？没考好？”
马天贺摇头道：“不是，我是栽在这只小狗身

上了。”
爸爸狐疑地看着小丑狗问：“被它咬了？”
马天贺道：“不是，它……它不怕对眼睛。”
爸爸松了口气，从马天贺身上卸下书包道：

“不怕就不怕，又不是什么大事。走吧，回家。”
马天贺还没从刚才失败的阴影里走出来，他

问爸爸：“您不是说，狗都怕和人对眼睛吗？”
爸爸敷衍道：“是啊，狗是不敢和人对眼睛。”
马天贺道：“那这只狗为什么不怕？”
“是吗？”爸爸弯下腰盯着小丑狗的眼睛，可

是眼神一接触，小丑狗立刻就将目光移向了马天
贺。“看吧，谁说它不怕？”爸爸立起身道，“它不敢
和我对。”

马天贺盯着小丑狗道：“你看，它就是不怕我。”
爸爸的目光在马天贺和小丑狗身上转来转

去：“是有点奇怪，它倒是不怕你。行了，上车回
家吧，人有奇怪的人，狗也有奇怪的狗。它或许
就是只奇怪的狗。”

马天贺跨上电动车，爸爸骑着车在人丛中慢
慢穿行。马天贺心有不甘，回头一瞧，发现小丑
狗仍然跟在车后。马天贺扯扯爸爸的衣服：“爸，
它跟着我们。”

爸爸专心骑着车，随口问道：“谁？”
马天贺道：“小狗。”
爸爸道：“人多骑得慢，等会儿骑快了，它就

跟不上了。”
忽然，一个荒唐的念头从马天贺的脑子里跳

了出来，他想也没想脱口说：“爸，带它回去吧，我
觉得它是只聪明的狗。”

过了几秒钟，爸爸刹住车道：“野狗？”
马天贺摇了摇头：“不知道。”
爸爸说：“如果是别人家的狗呢？”
马天贺看着小丑狗：“家养的狗不会这么脏。”
爸爸左右看了看：“问问小卖店的爷爷。”
过了一会儿，马天贺从小卖店跑了回来：“爷

爷说，这是一只没人要的哑狗。”

“哑狗？”
“爷爷说，哑狗就是不会叫的狗。”马天贺传

达着爷爷的原话。
爸爸犹豫了一会儿说：“回家吧。”马天贺没

有上车，看着爸爸用很小的声音说：“它是只哑
狗。爷爷说，它……它迟早会饿死。”

爸爸知道马天贺的心思，他又看了看小丑
狗，这次小丑狗没有躲闪，而是定定地看着他的
眼睛。小丑狗的眼神澄澈纯净，就像马天贺刚出
生时的眼睛。爸爸动了恻隐之心，他拍拍马天贺
的肩膀说：“你让它上车吧。它如果上车，我们就
带它回去。家里院子大，多一只狗还热闹些。”

马天贺立刻指着电动车前踏板，对小丑狗说
道：“上车，回家！”小丑狗竟然明白了马天贺的意
思，它欢快地摇起尾巴，轻轻一跃上了踏板。爸
爸禁不住啧啧称奇。马天贺拍手欢呼道：“上了，
上了，爸，您可要说话算话。”爸爸将车发动起来：

“这狗和你有缘，带它回家。”
小丑狗真的是一只聪明的狗。带回家后，只

要马天贺在家，小丑狗就像跟班一样寸步不离他
的左右。小丑狗每天都帮马天贺做很多事情，追
鸡撵猫自不必说，开门取物送东西，样样都做得
稳稳妥妥，件件都做得干净利落。

只可惜，小丑狗是只哑狗。马天贺对此并
不介意，可是奶奶却耿耿于怀，从不给小丑狗好
脸色看。奶奶说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那么多
欢实的狗不养，偏偏领回来一只不会叫的丑
狗。狗是用来看家护院的，不会叫怎么看家，怎
么护院？”

马天贺知道奶奶不喜欢狗，可是没料到会讨
厌到这种地步。不过，既然把小丑狗领了回来，
就不能放手不管。所以，不管奶奶如何唠叨，马
天贺总是护着小丑狗，唠叨就唠叨吧，反正奶奶
不能拿他这个宝贝孙子怎么样，自然也不能拿他
的宝贝狗怎么样。

在马天贺的精心喂养下，小丑狗很快吃胖
了，身上的毛色也变得光滑亮泽，和刚带回来时
相比，完全变了个模样。马天贺寻思奶奶也该
接受它了，但让他失望的是，奶奶对小丑狗依然
毫无好感，唠叨、斥责没有减少，反而有变本加
厉的趋势。想必是爸爸和他不在家时，奶奶找
不到唠叨的对象，就把气都撒在这只不会说话
的小丑狗身上了。

有一天，小丑狗随着马天贺进了奶奶的屋，
惹得奶奶大发雷霆，狠狠训斥了小丑狗一顿，甚
至抄起扫把想打它。马天贺真是急了，出来后直
接给小丑狗改了个名字叫“地贺”。这个名字传
到奶奶耳朵里，气得奶奶好几天没缓过劲来，直
到找个机会把怨气撒在爸爸身上才算完事。不
过此后，奶奶更不待见地贺，在她的唠叨里多了
一项内容：“地贺、地贺，敢和我孙子对着叫，这不
是乱套了嘛！”

地贺不招奶奶待见，爸爸保持中立，爱护地
贺的任务只有落在了马天贺的肩上。地贺也深
知自己的处境，知道要倚靠谁，所以只要马天贺
在家，地贺就是他的影子。直到有一天发生了一
件奇怪的事，才打破了这种境况，而这次改变，直

接把地贺推到了艰难的境地。
奶奶养了十几只老母鸡。老母鸡勤奋，一只

比着一只地下蛋，奶奶每天都能从鸡窝里掏回十
来个鲜蛋来。奶奶养鸡是为了马天贺有蛋吃，但
是这么多蛋，马天贺再卖力吃也吃不了，奶奶就
把多余的鸡蛋攒起来，攒够一篮子就让爸爸带到
城里去卖。奶奶养的都是土鸡，喂的是玉米、剩
饭，下的蛋是地地道道的土鸡蛋，所以很受爸爸
同事们的欢迎，每次带去的鸡蛋都被抢得精光。

那天下午放学，刚到家门口，马天贺就听奶
奶在大声训斥地贺：“给你吃、给你喝，你还偷东
西！养你这个哑巴狗有什么用？别的狗看家防
贼，你倒好，反过来偷吃自己家的东西！要你有
什么用，不如打死算了！”

马天贺大惊，急忙跑了进去，一眼就看见奶
奶挥舞着手里的棍子，冲着地贺怒骂。地贺乖乖
地趴在地上一动也不敢动，就连马天贺进来，它

也没动窝。
马天贺冲到地贺前面说：“奶奶

怎么了？”
奶奶怒气正盛，隔着马天贺指着

地贺道：“怎么了，你说怎么了？还不
是你们带回来的好狗！”

马天贺道：“到底怎么了，您说清
楚好不好？”

奶奶气呼呼地说：“前几天我就
发现不对劲，平白无故鸡蛋少了，鸡
也不下蛋了。我一直纳闷发生了什
么事，今天我才发现，都是这个不会
叫唤的狗东西干的好事。”

马天贺低头看了看地贺，正好地
贺也抬头看了他一眼，眼神里满满的
都是委屈，像极了被老师批评的学
生。马天贺立刻想起被石敬轩嘲笑的
感觉，他觉得地贺一定是被冤枉了。

马天贺道：“奶奶，您有什么证据证明，鸡蛋
少了是地贺干的？”

马天贺不问还好，这一问，奶奶更加怒火中
烧，她把马天贺带到狗窝跟前道：“你说我冤枉它
了？你瞧瞧，我是不是冤枉了它！”

马天贺朝狗窝里一看，不禁也傻了眼，原来
狗窝里散落着好几片鸡蛋壳。见马天贺没了话，
奶奶更是有了理，她指戳着地贺道：“我早说过这
哑巴狗不是个好东西，你们非要养，不但不能看
家护院，掉过头来还偷东西吃！马上把它赶走，
养只猫也比它强！”

马天贺看着趴在地上的地贺，心里不是滋
味：地贺啊地贺，你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平时
没饿着你啊，很多我舍不得吃的好吃的都给了
你，你怎么还偷吃？想偷吃别的也行，干吗非要
偷奶奶的宝贝鸡蛋？这下可好，我还怎么护着
你啊。

奶奶可不给马天贺想办法的时间，她趁热打

铁道：“等你回来，就是让你看看它干了什么好
事，要不然我早就把它赶出去了。现在我就赶它
走，爱去哪儿去哪儿，爱偷什么偷什么，眼不见心
不烦。”说完，拎着棍子就向地贺走去。

马天贺脑子里一片混乱，说什么也不能赶地
贺走啊。他胸中一热，挡在地贺前面道：“不，不
能赶它走！”

奶奶气得手直哆嗦：“偷东西的贼骨头，你还
护着它干吗？”

马天贺大声道：“它不是贼骨头，它……”
奶奶追问道：“它什么它，它不是贼骨头，那

些蛋壳是哪儿来的？告诉我是哪儿来的？”
马天贺情急之下脱口而出道：“是……是我

给的。”
奶奶一愣道：“你给的？”
马天贺抓住稻草，顺杆儿说：“我不喜欢吃煮

鸡蛋，就给它吃了。”
奶奶立刻明白了马天贺的心思：“敢情奶奶

每天给你吃的都是生鸡蛋呀？奶奶有那么糊涂
吗？”马天贺哑口无言。奶奶又说：“贼骨头不能
要，今天非得赶它走！”

马天贺拦住奶奶：“不要赶它走！我……我
以后不吃鸡蛋，替它补上还不行吗？”

奶奶黑着脸道：“不行！”
马天贺道：“奶奶，我求您了。”
奶奶仍坚持：“不行，求也没用。”
见奶奶毫不让步，马天贺赌气说：“好，您要

是赶它走，我以后……我以后再也不吃鸡蛋了！”
奶奶愣了一下：“奶奶养鸡就是让你有鸡蛋

吃，补充营养，你不吃能行吗？”
马天贺梗着脖子道：“我……我就不吃！没

了地贺，我什么都不吃！”
没想到马天贺会有这一招，奶奶顿时没了脾

气。她知道孙子的脾气，他要是说不吃鸡蛋，就
真的不会吃。小孩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不吃鸡
蛋怎么行！

马天贺察言观色，见奶奶有所缓和，连忙软
语相求道：“奶奶，就再给它一次机会好不好？就
一次！”

奶奶跺下脚，将棍子扔在地上说：“好，就再
给它一次机会。如果还敢再偷吃，我也不问你，
直接把它赶走，赶得远远的，永远也回不来。”奶
奶的火气总算压下去了,马天贺暗暗舒了口气。

奶奶进屋了，地贺仍然耷拉着脑袋趴在地
上，看样子真是吓得不轻。马天贺蹲在地贺跟
前，看着它的眼睛说：“你啊你，怎么能做这样的
傻事呢？以后千万不要偷鸡蛋了，想吃我给你
吃，记住了没？”地贺似乎听懂了马天贺的话，耳
朵一软，低下了脑袋。

自从受过这次打击，地贺变了。它不再像影
子一样跟着马天贺，而是一有时间就趴在窝里，
竖着耳朵看着院子里的鸡窝。奶奶担心地贺贼
心不死，天天防贼似的防着它，动不动就要怒
骂、呵斥上几句，害得马天贺也跟着担心了好几
天，幸好没有再发生丢鸡蛋的事，他的心才踏实

下来。
一天晚上，马天贺正在写作文，爸爸帮他改数学

作业，奶奶则坐在旁边有一搭没一搭地和爸爸唠着
嗑。突然，院子里传来一阵奇怪的声音，就像有人在
急速追逐打闹一样。

马天贺耳朵最好，他停下笔问道：“爸，外面什么
声音？”

爸爸听了听：“是不是地贺？”
一听地贺，奶奶立刻警觉起来：“是不是在鸡窝

那边？”
马天贺脸色一变，扔下笔就向外跑，爸爸照顾着

奶奶随后跟了出去。声音果然是从鸡窝那边传来
的，除了追逐打闹的声音，还有鸡拍打翅膀的声音。

奶奶大怒，远远喝道：“你个死哑狗，又想偷蛋吗？”
马天贺在黑暗处道：“别喊，快把灯打开。”
爸爸打开开关，院子里顿时亮如白昼。马天贺

赶到鸡窝边，眼前的景象吓得他差点坐到地上：只见
地贺眼里冒着怒火，龇着锋利的牙齿，正向着墙角无
声地咆哮，而墙角里缩着一团毛茸茸的东西，那东西
只比地贺小一点，却吃得又肥又圆，看上去要比地贺
强悍得多。

马天贺哆嗦着问爸爸：“爸，那是什么？”
爸爸咬着牙说：“老鼠！”
马天贺大惊道：“天啊，这么大的老鼠？！”
奶奶也道：“成精了，连老鼠也成精了。”
“天贺，你和奶奶靠后。”爸爸随手抄起一根木棍

向墙角逼去。援兵赶到，地贺精神大振，更加凶狠地
向老鼠咆哮，虽然老鼠根本听不到它的声音。但老
鼠明显感受到了巨大的危险，瞪着小眼睛拼命想夺
路而逃，可是被地贺死死看住，任凭左突右冲，始终
逃不出地贺的拦截。爸爸和地贺密切配合，他挥起
木棍对老鼠进行空中打击，老鼠在强大的火力攻击
下，早已斗志全无，魂飞胆丧，吱吱尖叫着想从墙边
逃出去，却被地贺抓住机会一口咬住了肥硕的脖子。

奶奶连连拍着胸口道：“吓死我了，吓死我了。
天贺，快带奶奶看看鸡蛋去。”马天贺扶着奶奶颤巍
巍地来到鸡窝边，几十只母鸡惊恐地蜷缩在一起，鸡
窝的外边有一只摔破了的红皮鸡蛋。

第二天，奶奶破天荒地没有骂地贺，还给了它一
块肉骨头。地贺吃得很香，马天贺的心里也乐开了
花。打掉肥老鼠之后，地贺又恢复到从前的样子，聪
明乖巧、活泼好动，偶尔也会调皮捣蛋，捅些娄子出
来。奶奶仍会唠叨，但比起以前不知道好了多少
倍。不过，奶奶还是不肯叫地贺的名字，仍然一口一
个“哑狗”。马天贺听着别扭，却也没有办法。算了，
只要不赶地贺走，叫什么都无所谓。

时间过得真快，转眼间到了寒假。这年的冬天
可真冷，来自北极的霸王寒潮差点把整个地球变成
银装素裹的童话世界。可童话世界太冷，马天贺怕
地贺扛不住霸王寒，偷偷把它带进了温暖的人间。
奶奶平时最不能容忍地贺进屋，别说进屋，哪怕靠近
门口都要被呵斥一顿。因此，马天贺从不敢将地贺
带进屋里，怕被奶奶发现又要赶走地贺，那才真的是
得不偿失。

马天贺小心谨慎、心惊胆战地掩护着地贺，但
是纸里包不住火，最终还是被奶奶发现了，马天贺
心都提到了嗓子眼，出乎意料的是，奶奶这次没有
发火，只是狠狠地瞪了地贺一眼就出了门。

马天贺大喜过望，抱住地贺的脑袋刚要庆
贺，奶奶返身又回来郑重其事地说：“天冷放它进
来，等暖和了必须出去。”
马天贺点头如捣蒜：“好好好，奶奶放心，天好了

一定让它出去。”
霸王寒潮果然不同凡响，雪一场接一场地下，将

整个世界掩藏在厚厚的“棉被”之下。
“天贺，陪奶奶拿柴火去。”奶奶在门口喊。
“太冷了，我不去。”马天贺直接拒绝，“您喊我爸

去吧。”
“你爸睡觉呢，难得休息几天。”奶奶说。
马天贺道：“太冷了，我真的不想去。”
“懒骨头，还不如哑狗勤快。哑狗、哑狗，出来和

我拿柴火去。”奶奶冲屋子里喊。
马天贺眼睛一亮，对地贺道：“快去快去，陪奶奶

拿柴火去。”
地贺真听话，摇着尾巴就跑了出去……
过了很久还不见奶奶和地贺回来，马天贺刚要

出去看看，却见黄影一闪，地贺带着一股寒气冲了进
来。马天贺俯下身子想拂去地贺身上的雪，没想到
地贺向旁边一闪，焦急地转起了圈子。马天贺心中
奇怪，正在纳闷，地贺忽然抬起头直勾勾地盯着他的
眼睛，眼神里充满了焦虑和不安，看了数秒转身向门
外跑去。马天贺知道有事，急忙跟着地贺冲了出去。

地贺飞快地向后院的柴垛跑去，跑出去一段距
离再回过头来迎接马天贺。马天贺从来没见过地贺
如此慌乱，更让他心惊的是，地贺的嘴角上还挂着一
道鲜红的血痕。马天贺赶到后院，看见地贺已在柴
垛边转来转去，那高大的柴垛因难堪重负而坍塌下
来，上面的积雪倾泻而下，堆成一座壮观的“雪山”。

马天贺跌跌撞撞地跑到柴垛边，“雪山”的一边
已经被刨出一个雪洞，雪洞里面是奶奶苍白的脸庞，
奶奶身上横压着一根胳膊粗的干树枝。马天贺喊着
“奶奶”，拼命想把树枝扯开，可是人小力薄，树枝纹
丝不动。“爸——爸——”马天贺隔着后窗大叫，“奶
奶被雪埋住了！”

……
奶奶被送到了医疗所，她醒来的第一句话就是：

“地贺呢？”
爸爸没听清：“呃？”
马天贺也没听清：“呃？”
奶奶怒道：“我问地贺呢！”
“地贺？”爸爸道，“在家呢吧。”
奶奶看向马天贺，马天贺忐忑不安道：“地贺

啊……地贺在家呢。柴垛……”
“柴垛是我抽柴火的时候倒塌了，谁想到雪那么

大、那么厚。地贺是想救我……”奶奶喘了口气又
道，“唉，有它看家，我就放心了。”说着，奶奶安心地
睡着了。

霸王寒过去了，雪也化了，奶奶再也没提不让地
贺进屋的事。转眼过了春节，就要开学了。马天贺
心中犯起愁来，地贺的名誉恢复了，可是他自己的
呢？马天贺把他的烦恼告诉了奶奶，奶奶说：“这有
什么难，明天你去找几只狗对眼睛，让你爸给你录下
来，到时候让同学们看看不就行了？”

马天贺听了一蹦三尺高，搂着奶奶的脖子道：
“哦耶，太好了，我怎么就没想到呢！”

本版题图 张宇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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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节目如有变动，以当天播出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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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剧

天津卫视

勇者无惧（13、14）
■赵烨磊负责审

讯齐天，但齐天却摆
出一副滚刀肉的样
子，一言不发，表示什
么都不知道。由于没
有物证，警方拿齐天
也没办法。齐天走出
公安局，遇见林嘉裕
的律师，律师给了他
一包钱，让他远离林
雅雯。齐天想把钱扔
回去，但想起自己现
在身无分文，最后还
是悻悻地把钱收下。
看着林嘉裕不屑的表
情，齐天感到深深的
屈辱。

她的一生（28、29）
■李大同为救儿

子向慧兰低头求情被
冷冷拒绝，气得他撂
下狠话，坚强的慧兰
却表示自己会陪他斗
到底。李大同企图重
金收买成毅身边的三
毛，让他偷出五色饺
的秘方，三毛不干，逼
得李大同另生阴谋。
在慧兰支持下，晶晶
大胆推出冷冻水饺，
赢得市场良好反应。

影视频道

旗袍（6、7）

■丁默群要让赵
世杰在关萍露身边消
失，让钱鹏飞去办。
这日，赵世杰在街头
发表演讲，被钱鹏飞
抓去，关进特工总部
刑房。父亲赵安家周
旋，给钱鹏飞送上十
根金条，钱鹏飞如数
交给丁默群。丁默群
收下金条，跟钱鹏飞
交代，人可以释放，但
不能留在上海。

文艺频道

鱼龙百戏
■“走进非遗 品

味天津”天津市2024
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
非遗系列活动发布暨
启动仪式，在《鱼龙百
戏》以特别节目形式
播出。伴随着精彩的
节目，各区非遗活动
发布依次登上舞台，
各区文化和旅游局局
长以不同特色的现场
发布“各显神通”。


